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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庆嫂，适才听得司令
讲，阿庆嫂真是不寻常。我佩
服你沉着机灵有胆量,竟敢在鬼
子面前耍花枪。若无有抗日救
国的好思想，焉能够舍己救人
不慌张……”

即便你没看过京剧《沙家
浜》，对其中“智斗”的唱段也不
会陌生。戏里的阿庆嫂，与鬼子
机智周旋，是很多人心中抗日女
英雄的模样。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宁波
籍烈士朱凡的名字常和阿庆嫂
联系在一起，被认为是阿庆嫂的
原型之一。

又是一年“烈士纪念日”，为
捋清两者的关联，也为重温烈士
的革命岁月，由宁波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下属宁波樟村四明山革
命烈士陵园服务中心和宁波晚
报组成的“沿着先烈足迹前行”
项目组，先后走访朱凡生活过、
战斗过的宁波、上海、常熟等地，
翻查史料，走访知情人。

走访中，项目组找到朱凡的
4张照片：从石库门前的天真孩
童，到务本女中的进步学生，再到
苏（州）、常（熟）、太（仓）抗日游击
根据地的“村姑书记”，最后到昆
承湖畔英勇就义的战士……

她用一步步蜕变回答所有
人：阿庆嫂的勇敢是戏里唱的，
有戏剧设计的巧合与圆满；革命
者的赤诚，却是用一次次生命抉
择、一场场真刀真枪的斗争换来
的，没有逆天改命的结局，却比
任何戏都更让人记挂、更值得敬
仰。

千千万万个像朱凡一样用
生命写就“赤诚”的革命者，才是
阿庆嫂的人物形象能深入人心
的精神根源。

今年8月14日的上海，太阳把柏油路晒得
发烫，连风里都带着焦躁的热气。朱凡的侄子
陆军特意从松江驱车赶到虹口。

“这些年，家里人一直想好好梳理姑姑的事
迹和故事。只是年代久远，很多人走了，很多事
模糊了。这个念想就一直搁着，成了遗憾。”

在虹口区塘沽路附近，保留有一片石库门
（具有上海特色的建筑）居民区。陆军说，这里
原来叫德兴里，是爷爷陆成林的老宅，也是姑
姑朱凡长大的地方。

午后蝉鸣聒噪，斑驳的木棂窗、略显逼仄
的过道，还有晾衣绳上随风飘扬的衣裳……恍
惚间，时间好像慢下来，顺着砖墙的纹路往回
走，又回到了近百年前的上海——

从浙江鄞县来的陆成林，背着沉甸甸的包
袱跳下轮船，在上海闯出了一片小天地。他会
德语，在虹口公共租界的一家德国洋行谋得差
事，每月能赚六七块大洋。

1919年，长女出生，陆成林给她取名“陆慧
卿”——“慧”是盼她聪慧灵秀，“卿”是望她优
雅知性，字字都藏着一个父亲对女儿的期盼：
平静长大、温顺做人，一辈子活得体面、顺遂。

如今，那张石库门前的旧照片里，还能看
见童年陆慧卿的模样：剪着齐耳短发，坐在3个
弟弟身边，眼神亮得像星星，眉宇间却透着股
超出同龄人的笃定。

因为家里条件不错，陆慧卿从小念私
塾，后来考入当时上海三大女子名校之一的
上海市立务本女子中学，是旁人眼里妥妥的

“优等生”。
所有人都以为，她会顺着这条安稳的路走

下去：读完书，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嫁个靠谱的
人，过上父亲期盼的无忧生活。她却作出了不
同的选择。

石库门前旧照片的背面，写着一段文字，
这段文字藏着少女不为人知的心思。

那是17岁的陆慧卿写给四姨的：“您将永远
忘不了这几个从慈母身上抛下的可怜的孩子。”
字里行间满是嘱托，像是在悄悄托付身后事。

相纸泛黄，字迹遒劲，像怕四姨看不清这
份沉甸甸的嘱托。她没说要去做什么，没提会
去哪，只是悄悄把家人托付给亲人。字里行间
藏着的，是一种“随时可能奔赴远方”的决绝。

这个在优渥家境长大的女孩，是怀着怎样
滚烫的信念，才会放下温暖的家、光明的前
程，毅然转身，一头扎进那片看不清未来的烽
火里？

或许，一个人的觉醒，从来不是突然的顿
悟，而是看到苦难后，再也装不下只属于自己
的安稳。

暑假里的上海市第二中学，校门紧闭。或许已经
很少有人知道，这所学校的前身，是陆慧卿的“青春战
场”——上海市立务本女子中学。

时光倒转回1932年，刚入学的陆慧卿在学籍表上
留下这样一张照片：齐耳短发，脸庞圆润，带着几分少
女的稚气。

可那时的中国，却正陷在最深的苦难里：
距离九一八事变已过去一年，东北的土地仍在日

军的铁蹄下呻吟；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上海街头的弹痕还没完全

抚平，校园里的读书声总被突如其来的防空警报和枪
炮声打断。

陆慧卿那时年纪不大，或许还说不出“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道理，可看着祖国的土地一点点被啃噬，
她心里急得像烧着一团火。

这团火，没变成空喊的口号，而是化成了实实在在
的行动。

课堂上，老师讲“国家兴亡”，她攥着笔的手不由自
主握紧；课后，同学们偷偷传看的抗日传单，她会熬夜
抄下来，塞给更多人；看到街头流亡的东北学生举着

“还我河山”的标语，她会眼眶泛红……
她曾和弟弟说：“我们祖国就像一张桑叶，被帝国

主义这只蚕啃得破破烂烂。再不想办法抗日，我们都
要成亡国奴了！”

在学校里，她带头组织募捐，课余时间跑前跑后，
把筹来的钱物送到抗战军队手里；回到家里，她动员全
家人“省一口”，用早餐钱凑成捐款。

她还动员同学家长捐款，一遍遍讲“抗日不是别人
的事，是咱们每个人的事”，直到对方愿意伸出援手。

1937年7月，卢沟桥的枪声一响，全面抗战爆发，上
海很快被战火笼罩。她没有躲在家里，反而钻进上海女
青年会的难民收容所，照顾难民；还加入了党的外围组
织“雪影社”，教难民识字，更给大家讲抗日的道理。

那段时间，她像海绵吸水一样吸收进步思想：《大
众生活》《新生》里的文章，她读了一遍又一遍；斯诺的
《西行漫记》让她知道了延安的样子，邹韬奋的《萍踪寄
语》让她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书读得越多，她心里的方向越明——她要走的不
是父亲期盼的“安稳路”，而是能救中国的“革命路”。

终于有一天，她悄悄改了自己的姓名，把陆慧卿改
成朱凡，“‘朱’是红色，代表红军，代表中国共产党，代
表革命。我要做红色队伍里的平凡一兵。”陆慧卿说。

弟弟看着姐姐眼里的光，也跟着热血沸腾：“那我
也要改！我叫朱明！”

从“陆慧卿”到“朱凡”，不只是一个名字的改变。
就像务本女中学籍表上的毕业照：脸庞还带有少女的
稚气，可眼神早已没了当初的青涩，取而代之的是战士
般的坚定。

从此，这个在石库门里长大的姑娘，把个人命运与
国家命运紧紧绑在了一起。

1939年夏秋之间，20岁的朱凡告诉朱明：“我
要到‘江抗’（江南抗日义勇军）去了。”她还激动地
说，“我是一只小小的海燕，将自由地飞翔在惊涛骇
浪之上。”

常熟市委党史办公室的刘品玉说，当时的苏
（州）、常（熟）、太（仓）抗日游击根据地，斗争形势比
“惊涛骇浪”更凶险——

上海、南京已沦陷，成为日伪统治的中心，苏
（州）、常（熟）、太（仓）抗日游击根据地好像插入敌
人心脏的一把尖刀，鬼子、伪军频繁扫荡，国民党顽
固派还联合地痞、流氓、土匪、特务搞摩擦。

可满腔热情的朱凡对敌后抗日斗争中艰难困
苦的生活抱着乐观主义精神，在写给弟弟朱明的信
中说：“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愉快、兴奋。”

在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保留有朱凡的一张
礼服照。照片中的她样貌精致，笑脸盈盈。陆军
说，这是她给别人当伴娘时拍的。

可就是这样一个白白净净、爱美的女孩，在来
到苏（州）、常（熟）、太（仓）抗日游击根据地后，硬生
生把自己变成一个“村姑”。

刚来的那段时间，她在牛圈旁打地铺，结果半
夜被牛尿滋醒，她立刻起来又是擦身，又是洗衣，闹
腾了半夜。老乡赶来道歉，一口一个“先生”，这个称
呼让她猛然醒悟：自己还没有真正和群众打成一片。

于是，她把头发盘起来，头上包了扎头布，穿上
当地农民织的土布衣服，和农民们一起下田干活。
很快，大家都忘了这个“上海来的女学生”，只知道
村里来了个“能吃苦的朱同志”。

当时，朱凡以董浜陆家市小学校长的身份作掩
护，开展民运工作。白天，她拿着课本给孩子上课，
课本里夹着抗日传单；晚上，她提着小马灯走村串
户，跟老乡拉家常、讲抗日。

1940年初，常熟县委抽调8位思想进步、政治
可靠的教育骨干作为发展培养对象，并推荐入党。
朱凡就是其中之一。

因为工作能力强，群众基础较好，朱凡很快任
横泾区委书记，后又于1941年初任辛莫区委书记。

当时，辛莫区的斗争形势极为复杂，日军、国民
党、土匪，各方势力交错。就在她上任前，原区委书
记张纪华等4位同志惨遭反共顽军杀害。

朱凡没有丝毫畏难情绪，反倒鼓励同志们，“要
抗日就要战斗，干革命就有牺牲”“千难万难，发动
群众就不难”。

她原本可以留守机关，但她把机会留给体弱的女
同志，自己则带着工作组到苏常公路以西开辟工作。

有一次，一位同志需到土匪活动频繁的地方去
开展工作。为了同志的安全，她派了区武工队护
送，自己独自一人留守区委。有同志担心她的安
危，要给她留下一条枪，可她却说：“不要紧的，有群
众就有区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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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目组到常熟木杓湾尼姑
庵的那天，天气格外好，蓝天白
云，阳光落在河面，波光粼粼。可
1941年的夏天，就是在这里，因
为叛徒出卖，朱凡被日军抓走了。

那年7月，日军对苏（州）、常
（熟）、太（仓）地区发起疯狂“清
乡”——3万多日伪军带着机枪
大炮，用铁丝网和篱笆把整个地
区围得严严实实，每隔1公里就
设1个碉堡，还在昆承湖周围布下“荷花桩”据点，扬
言“凡是跟共产党、跟‘江抗’有关的，一个都不留！”

组织上考虑到朱凡的安全，让她先行转移。
可她看着严峻的敌情，毅然拒绝，转身沉着、果断
地指挥当地开展反“清乡”斗争。

“过去大家经历过好几次扫荡，谁都没有想到
这次的‘清乡’会来得如此严重，因此在‘清乡’开
始后，朱凡仍是按照原来的工作经验开展工作，最
终导致被捕牺牲。”刘品玉说。

那年7月中旬，朱凡参加完反“清乡”会议，打
算回来进一步布置反“清乡”斗争工作。就在她走
到驻地附近的木杓湾时，不幸遇上日军和汉奸。
由于汉奸指认，再加上为了让其他没有暴露的同
志逃生，她不幸被捕。

被捕后，日军对朱凡进行严刑拷打，可她却忍
住剧烈的疼痛，不吐一字。残暴的日军红了眼，用
麻绳一头绑住朱凡的一只脚、一头系在汽艇上，狞
笑着开动汽艇。汽艇沿着昆承湖边上密集的芦苇
荡疾驰而去。芦苇像锐利的刀片，撕割着朱凡的
身体，鲜血很快染红了湖水。

生命的尽头，最能看清一个人的底色。朱凡
的底色，是对国家的忠诚，是对人民的守护，是宁
死不屈的赤诚。

就像常熟市烈士陵园里，那张朱凡留给世人
的照片，依旧是齐耳短发，穿着一件黑色的褂子，
眼神坚毅，没有丝毫动摇。

我们仿佛一下懂了：大家为啥把朱凡和阿庆嫂
连在一起，不是说她是戏里的人，而是她在险境里
不慌、在困难面前不怯的勇敢和赤诚，是阿庆嫂形
象的精神底色。

永不褪色的赤诚

朱凡，这个把名字改成“平凡”、却
活成不朽的烈士。80多年过去了，她的
故事仍被记得。

在昆承湖村，一面硕大的墙上写着
“朱凡是‘江南赵一曼’”。

在莫城东青村、辛庄合泰村、昆承湖
村，上了年纪的村民听说朱凡的名字，大
多还有印象：“当年上海来的女学生。”

在陆申泾，村民朱炳元说，爷爷朱
汉泉生前从事过民运工作，还和朱凡并
肩战斗过，“也曾提过，朱凡当年的牺牲
地在裴家庄河和肖泾河交叉的地方。”

在朱凡的老家——如今的鄞州区
下应街道江六村，陆氏宗祠二楼特别为
她设展。村民陆善祥说，陆氏家族一直
以“家国为先”，朱凡是家族的骄傲。

朱凡之所以一直被记得，就是因她
身上的“赤诚”——对国家的赤诚，对人
民的赤诚，对信仰的赤诚。

或许，我们要找的“阿庆嫂”，不是
某一个人，而是像朱凡这样的一群人。

她们是被人疼爱的女儿、温柔的妻
子、慈祥的母亲，却在战火纷飞、国难当
头之际，把“小家”放在身后，把“大家”
扛在肩上。

又是一年秋风起，昆承湖的芦苇又
黄了，沙沙声像在诉说：朱凡的赤诚，从
来没有褪色。它终将化作科研人员攻
坚时的坚守，化作基层干部为民服务的
热忱，化作每个普通人心中“家国为先”
的信念……

这大概就是寻找的意义：我们不是
在找过去的她，而是在找能照亮未来
的、那份永不褪色的赤诚。

记者 石承承 通讯员 乐欣瑜 王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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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朱凡（左一）。鄞州区下应街道江六村陆氏宗祠供图 学籍单上的朱凡，从入学到毕业，变化还是很明显。常熟市烈士陵园供图 “沿着先烈足迹前行”项目组在常熟莫城东青村走访。记者 崔引 摄

朱凡的礼服照。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供图


